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
的工友故事吗？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 如果有，
那就用笔写下来， 给我们投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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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连载

呼维民一看， 暗叫不好， 这
伙人显然是用秧歌表演的方式上
访来了。 他多次见过各种方式的
上访群众 ， 但是采用这种方式
的， 还是第一回看见。

屈则鸣花伞一招， 众人就要
开演。 令行止喝道： “你们这是
干什么？”

屈则鸣说： “我们在要饭，
不可以吗？ 饱吹饿唱， 哪条规定
不允许老百姓上街要饭？ 现在企
业拖欠了工资， 我们没饭吃， 找
市场不灵， 找市长要吃的。”

说着， 屈则鸣挥动伞盖打着
响环， 唱起了秧歌：

“出力流汗忙一年， 临到年
关苦难言。

企业欠我血汗钱， 我不上门
他不还。”

令行止说： “你们不要在这
里胡闹， 省委领导在里面休息，
你这是在存心扰乱秩序知道吗 ？
快走快走 ， 散开 ， 散开 ！ 再不
走， 我叫警察来！”

屈则鸣不理他那茬 ， 接口
唱道：

“裤裆里放炮仗吓球一跳，
原来是令市长亲自驾到。

黄世仁反倒说杨家胡闹， 欠
下的血汗钱就向你要！”

围观的众人听了 ， 纷纷鼓
掌， 发出阵阵笑声。

呼维民见状， 怕真的动静大

了吵得风过庭出来， 局面不好收
拾， 就对屈则鸣说： “大家安静
一下， 我和大家讲几句话。”

屈则鸣不认得呼维民， 唱着
问道：

“请恕我年纪大眼神不好，
敢问您到底是哪位领导？”

呼维民说： “我是北梁市总
工会主席呼维民。”

屈则鸣唱道：
“原来是呼主席官职不小，

我觉得您还是闪开为好。
我们是找政府来讨公道， 这

问题你工会解决不了。”
呼维民苦笑着说： “我还没

有说话， 你怎么就断定我们不能
解决问题？ 工会就是维护职工权
益 ， 为职工群众服务的 。 我觉
得 ， 十 桩 事 情 有 十 桩 解 决 办
法 ， 一百桩事情有一百桩解决
办法， 但是我不赞成用这样的办
法。 大家能不能先回去？ 你们的
意见， 我们一定认真研究， 妥善
处理， 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
好不好？”

屈则鸣又唱道：
“俺原来在矿上干过工会，

发几张电影票收个会费。
刷标语摆会场端茶送水， 呼

主席您说说对也不对？”
呼维民听他这么说， 知道他

对工会还真有几分了解， 正在思
考怎么回答， 一位农民工模样的

工人说： “工会能解决啥问题？
自己的问题都解决不了， 现在矿
上连工会都没了———让白广发给
解决掉了。”

屈则鸣见有人附和， 兴致更
高了， 接着唱道：

“别怪俺对主席态度不好，
只因为找工会也是白找。

平日里积小善两边讨好， 遇
大事泥菩萨自身难保。”

这时， 工人日报记者闵直方
闻讯赶了过来， 见到这场面拿起
照相机就拍， 一边拍一边问屈则
鸣： “你们怎么想起来， 要用这
种方式表达诉求？”

屈则鸣用秧歌来回答他：
“这位记者您不知 （道 ），

俺也看过工人日 （报）。
认真学习三中全 （会）， 坚

持四项基本原 （则）。
求你多拍几张照 （片）， 好

让百姓都能瞧 （见）。
新闻给咱仗义执 （言）， 帮

咱工人讨工资……”
每一句歌词都省略了最后一

字， 还能够押上韵， 更显出过人
的急才。 周围的人听了， 纷纷喝
彩。 屈则鸣面露几分得意之色。

（连载13）

这里有劳动关系的曲折故事， 这里有工会工作的形象解读， 这里
有工会干部的炽热情怀……这是一部可以当工会教程读的小说———

人民利益
———工会主席的维权故事

□张金刚 文/ 图

回家看父母。 一进门， 上初
一的侄子便高兴地迎了出来， 蹦
跳着去喊下地干活的奶奶。 一个
人无聊， 便随手翻开了摊在炕上
的本子。 读着侄子一段段内心独
白式的日记， 确切地说是一封封
写给进城打工爸妈、 却根本寄不
出去的书信， 我五味翻涌， 一阵
心酸。

“爸妈， 我今天犯错误了。
咱村小亮与邻村同学， 因为鸡毛
蒜皮的小事 ， 争吵 、 扭打在一
起 。 我本来不想参与 ， 可劝不
住 。 眼瞅着小亮使眼色让我帮
忙， 我无奈动了手， 把那位同学
打青了脸。 吃过晚饭， 我以一起
做作业为由骗过奶奶， 被小亮喊
去打电脑游戏到十一点。 爸妈 ，
儿子不是坏孩子， 只是因为太孤
单， 不想失去小亮这个朋友， 才
跟着他跑。 请爸妈原谅， 以后我
会注意的。”

“奶奶年纪大了， 胃疼的老
毛病时好时坏。 放学回家， 正巧
看到奶奶蜷缩在灶台边， 发出微
弱的呻吟 ， 我吓坏了 。 简单问
过， 帮奶奶服下药， 扶她上炕躺
下。 在奶奶轻声的指导下， 我竟
然破天荒做了一顿饭： 熬稀粥、
馏馒头、 炒了鸡蛋、 拌了黄瓜。
端给炕上的奶奶， 盛给忙碌的爷
爷， 我暗自骄傲。 爸妈， 别笑我
嘚瑟， 我突然感觉长大了， 可以
帮爷爷奶奶干活， 帮你们照顾他
们了。”

“小亮过生日时送我一块蛋
糕 ， 真羡慕他有个跑出租的老
爸 。 虽然挣钱不多 ， 还经常打
他， 但每天都能在家陪他， 能陪
他过生日。 而我， 爷爷奶奶除了
干活、 做饭， 别的什么也说不到
一块 。 跟他们一起看 《樱桃 》，
我也犯了傻， 心想如果我的爸也
瘸、 妈也傻， 那便可以在家陪我
了。 想完， 我很难过， 骂我傻，
没出息。 爸妈， 别怪儿子， 只是

太想你们了， 一年见一面的等待
太漫长了。”

“去年， 爸回来收夏。 放下
行李， 您便抄起镰刀， 冲进了麦
地。 趁周末陪爷爷奶奶一起割麦
的我， 先是一愣； 随后冲您一傻
笑， 便也学您脱掉上衣， 光着膀
子干起来。 汗水直流， 麦子划着
胳膊， 可有您在一旁， 我便有了
力气。 您黝黑的胸膛和我白净的
肩膀一对比， 我不好意思， 却很
心疼， 知道您一定在城里吃了不
少苦。 第二天， 大雨， 你们分外
着急。 我却暗自高兴： 这下爸可
以趁着雨天睡个安稳觉， 也能多
陪我一天了。 真希望， 今年爸您
还能回来， 我的身板已经很结实
了， 要不回来比一比！”

“妈， 告诉你一个秘密， 我
好像喜欢上了一个女孩子。 她离
我座位不远， 很清秀， 是学习委
员 。 每天 ， 我都会偷偷瞅她几
眼， 似乎这样才能安心。 有时，
我 会 故 意 找 些 难 题 ， 求 她 给
我 讲 解 。 她讲得好 ， 声音也好
听。 有一回做梦， 我还拉了她的
手。 妈， 我很苦恼， 我是不是早
恋了， 会不会影响学习？ 我不敢
和她说， 更不敢和老师说。 想和
你说 ， 你又不在 。 我只有写出
来 ， 告诫自己 ： 别犯傻 ， 别冲
动， 以学习为主。 希望明天少看
她一眼。”

厚厚的本子， 松松的一沓，
写满了侄子想要和爸妈说的话，
记录着侄子留守在家的小痛苦、
小烦恼、 小甜蜜， 还有略显幼稚
的小心思。 与父母一起吃饭时，
我问侄子： “叔叔和你爸一起投
资， 在咱村办个小养鸡厂， 这样
你爸就能一直在老家陪着你了，
你看行不行？” 侄子眼睛都亮了：
“真的？ 拉钩！” 四个字， 看出这
小子乐疯了。 其实， 他不知道，
我是偷看了他的日记， 才做出了
这个决定。

我是一个集老弱病残于一身
者，最关心身边的医疗卫生事业。

我居住的这个院内分散着隶
属于不同机关的宿舍， 哪个单位
的医务室也不接待外单位人员，
当居民有个头疼脑热就只好去医
院。虽然只有两三站远，可是交通
十分不便。行动困难的老弱病残，
想在家里量血压、注射，就只好求
助邻居中的医务人员，至于化验、
输液，更是连想都不敢想。

有一次， 我因胃痉挛想打一
针莨宕硷， 但是居委会主任问了
许多人， 还是没有寻到一位会注
射的。后来，只好搀扶着一位76周
岁的退休医生走进我家。 她双眼
已完全昏花，手脚都颤颤巍巍，我
宁可忍受胃疼， 也不敢让她给我
打针。

居委会投资1万多元，修缮改
造了两间年久失修的旧房， 经过
施工装修、消毒改造，一个月后，
“朝阳庵社区卫生站”就正式挂牌
了。 展览路医院派来了三位医护
人员。 从此，我可以不去医院，就
能量血压、注射、输液、做心电图、
抽血化验了，打个电话，卫生站大
夫或护士就可以上门服务。 老弱
病残的居民，不仅生活方便了，生
活质量提高了， 而且在我患危重
病时，它救了我一命！

2005年10月， 我因突然憋气
去医院看病， 急诊科没发现严重
问题， 就在第三天又去呼吸科看

门诊，医生认为可能是肺栓塞，但
进一步做CT扫描和超声心动检
查，却预约在三天之后。医生开了
消炎药，让我先回家输两天液。我
当时尽管觉得特别难受， 但并不
知此病之危险， 家人更毫无这方
面的医学常识， 甚至认为我有些
小题大做、小病大养。

这时， 我只好请社区方雯英
大夫和韩美琳护士到家里输液，
她们一看就说我很危险， 让我不
要输液了，立即回医院，并再三叮
嘱，千万不要拖延。我尽管半信半
疑，但还是重回医院急诊科，被安
排立即照了CT。

放射科的小伙子医生照完以
后，二话不说，就一句“跟我来！ ”
接近急诊科时， 这位医生已经返
回身来，带着两三个医护人员，推
着一张病床迎接我们来了。 大家
迅速把我们送入抢救室， 立即给
我插上氧气， 连接上各种监护仪
器，开通静脉通道。医生认为必须
立即溶栓，怕再晚一会儿，肺主动
脉就全部栓塞，就救不过来了！当
溶栓的药液滴进我的静脉以后，
医生才告诉我：如果再晚一步，可
能就停止呼吸了！ 医生问我：“你
们怎么来的这么及时啊？ ”

“是我们社区卫生站的大夫
和护士，让我们马上来的！ ”妹妹
答复说。 “你回去好好谢谢你们社
区的大夫吧，多悬哪！ ”急诊科的
许多人都这样叮嘱我。

我在抢救室里度过了三天两
夜，然后转往重症监护病房。亲眼
看到一位同样患肺栓塞的病人，
因来晚了， 在急诊室里等待输液
时， 突然倒在地上， 抢救人员赶
到，已经身亡。是卫生站的大夫救
了我一命！

如今，卫生站的房子，已经从
50多平方米， 扩到180平方米，医
务人员由3人增加到7人。 除了看
病， 他们还定期给居民讲卫生医
疗、保健知识；人民医院的专家，
也来卫生站出诊； 实行社会医疗
保障制度以来，参加医保的人员，
可以在卫生站享受到医疗服务中
的许多优惠， 大大地提升了社区
所有人员的生活质量。

更可喜的是， 我们地区的展
览路医院，已经挂牌为“北京市第
一康复中心”。我们不仅要有病治
疗， 而且病后还可以进一步去康
复锻炼。 如今，家庭医生制度，又
即将在社区全面开展， 我们的健
康更有保障了。

我相信， 今后随着我们改革
开放的不断深入， 我们整个医疗
保健事业的发展、 变化也必然会
更大更好！

我身边的医疗卫生站
□韩汝宁

留守儿童日记


